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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 苇 回 乡
刘 峰

在乡间， 有一些路， 人们看得见，
可在上面来回行走。 然而， 有一条路，
却需要足够的耐心 ， 才能将它走完 ，
这条路叫做： 时间。

几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 爷爷与村
民为了多产粮食 ， 不听村里老人们的
劝阻， 赶在春天来临之前 ， 硬是将几
十亩芦苇荡改造成了一大片稻田 。 为
了让子孙后代见证这一奇迹 ， 他特地
留了一丛芦苇。

“你算一算， 这一丛芦苇距离湖心
有多远， 你就知道我当年流了多少汗，
才换来一年一年金灿灿 、 沉甸甸的收
成。” 自打我记事起， 爷爷在巡田时 ，
总会带着我， 指着这一丛高高的芦苇，
无比骄傲地对我说。

其实 ， 爷爷还有一些心里话没有
给我讲。 那是他心里的痛。

长大后 ， 我才明白 ， 为了这一片
田， 爷爷几乎耗费了毕生的心血 ： 由
于稻田挤占了湖区 ， 一到雨季 ， 湖水
开始漫向稻田 ， 爷爷与村民白天黑夜
筑堤防护。

这不算什么 。 让爷爷感到力不从
心的是， 改造后的水田 ， 总会有稀稀
拉拉的芦苇钻出来 ， 仿佛星星点点绿
色的火苗， 稍微一大意 ， 它们就成了

燎原之势， 里应外合 ， 似与湖中的芦
苇会师的架势。

于是 ， 在薅秧扯稗同时 ， 拔除芦
苇成了爷爷的必修课。

在与芦苇的长期的拉锯战中 ， 爷
爷一天比一天衰老了， 不， 准确地说，
是过早地衰老了 。 芦苇一年一年地绿
着， 爷爷的头发却一天比一天白。

长大后的我 ， 其实最害怕的 ， 是
去这一片湖田劳动 。 由于是几千年形
成的湖床， 当一双腿陷进后 ， 很难拔
得出来。 每一次拔出腿 ， 总能听见叽
叽咕咕的声音 ， 那声音 ， 仿佛来自湖
床神秘的深处 。 那一刻 ， 我明白了 ：
这是一方属于鱼虾、 水植物的世界。

有一年， 接连下了差不多一个月的
滂沱大雨， 随着一道紫红色的闪电划
过， 一声巨雷轰地炸响， 堤坝决口了。

湖水顿时矮了几寸。
雨霁天晴 ， 一道残阳铺水中 ， 青

黄不接的水稻 ， 浸在水里 ， 引了一群
群鱼， 它们唼喋不休 ， 在稻田翻出了
大大小小的水花。

风 ， 从湖面吹来 ， 带来了湖中大
片大片的芦苇新鲜的气息 ， 惹得爷爷
留下的那一丛芦苇不住地点头微笑 ，
发出沙沙的声响 ， 仿佛在回应 ： “总

有一天， 我们又会在一起。”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磁场 ， 在这一

丛芦苇与湖中的芦苇之间 ， 风 ， 在不
停地传递着彼此的消息 。 那一刻 ， 我
看见爷爷布满血丝的眼睛里 ， 写满了
倔强。

大水退了， 爷爷与村民重整堤坝，
但发现湖水带来了大量的淤泥 。 爷爷
一踏进田里， 淤泥很快漫至膝盖 ， 他
费了好大的劲才拔起腿回到岸上 ， 脸
涨得通红， 大口大口喘气 ， 仿佛一条
缺氧的鱼。 他这才发现 ： 与周围的田
比起来， 这里简直就是一片沼泽 ， 地
势太低， 像个锅底 。 当初爷爷与村民
全凭一股豪气 ， 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一
片芦荡根本不适合改造成良田。

为了面子 ， 爷爷硬着头皮 ， 带领
全家人又种了一季稻子。 在那个春天，
令爷爷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 谷秧撒下
后 ， 芦芽随之而生 。 爷爷这才明白 ：
一次大水， 漂来了被大风大浪斩断的
大批芦根， 它们仿佛一截截的蚯蚓残
肢， 在泥里藏了一个冬天后 ， 开始了
顽强成长。

整整一个夏天， 患了严重心脏病、
风湿病的爷爷 ， 一瘸一拐地领着我 ，
手持长长的镰刀奔走在田埂 。 一老一

少见芦必伐 ， 绿汁顺着镰把 ， 像无数
条小蛇爬了过来， 粘满了我俩的手掌，
仿佛粘稠的碧血 。 我惊讶地发现 ， 在
爷爷经营多年的湖田肥力作用下 ， 芦
苇疯了似地到处生长 ， 对稻子渐成压
倒之势。 这一年秋天 ， 爷爷收获了瘦
弱的稻子 ， 同时也收割了一大垛肥壮
的芦杆。

爷爷一下子病倒了 ， 终日躺在床
上， 窗口面对着湖面， 眼睛空洞洞的。
在大雪来临之前， 他一声不吭地走了。
根据遗嘱 ， 家人将他埋在湖畔的一处
山坡， 坟正对着湖田方向。

多年以后 ， 村民们开始选择外出
打工， 像一群鱼纷纷游向了城市 ， 湖
田渐渐走向了荒芜 。 事实上 ， 这片湖
田已再不适合种植水稻 ， 芦苇卷土重
来， 最终回归了它的领地 ， 成了这里
的主宰。

前不久 ， 我回到故乡给爷爷扫完
墓， 漫步在村野， 竟发现几十年过后，
当年的湖田已成了一片芦海 ， 堤坝淹
没。 我想寻找当年爷爷引以为豪的那一
丛芦苇， 却像迷路一般怎么也找不到。
沿着漫长的时间之路， 物竞天择， 退田
还湖， 那一丛芦苇终于回到了故乡。

———仿佛一掬水回到了江湖！

菊 花（外二首）
朱先贵

秋天这座山头
适宜修炼
当秋风成魔
一处处杀青的时候
枫树就老了
一片片树叶紧跟着秋风
化蝶成仙

是否笑到最后
一切都在现实中检验
天真烂漫
一群孩子蹦了出来
菊花挥动着小手
将生命的密码重新改写
红色
注入秋天的血液
金色
献给了广阔的大地

赏 菊
一只长长的竹箫
穿过固镇凯祥时代广场
将整个秋天吹响
清风菊园
一朵朵盛开的菊花
悄悄地把人们的心情点亮

每一朵菊花
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每个故事
都有独特的风采

一群群男男女女
徜徉于花海

手机成为人们最大的玩家
打开抖音
把鲜花放进去
让笑声流出来

站在秋天的门楣
摘一朵红菊放胸前
让希望与遐想
承载着着我的愿望
伴随菊花的清香一起飘向远方

菊花盛放 茶香垓下
走进固镇
找个茶庄先坐下来
沏一壶清茶
让纷杂的俗事
放茶水中慢慢地溶解
就一口茶汤
让燥热的心凉爽起来

一杯清茶
品人生
半卷闲书观古今
拧开茶盖
让四面楚歌落进来
以少胜多的战例
人间充满了智慧
让霸王别姬落进来
人间增添了悲悯与博爱

一杯虞美金菊
汤深汤浅
茶浮茶沉
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青纱飞舞
赵传昌

一阵秋风吹过，
北方的青纱帐衣袂飞扬。
这飘飘欲仙的大地，
飘逸出季节诱人的香气。
粒实是透明的，
一串串玛瑙摇摆，
在风的起伏中，
闪烁迷离璀璨的光亮。

这林林总总的珠光宝器，
来自欢腾的田垄，

摇荡一群女子迷醉的舞姿。
我在一片青纱帐前止步，
我的耳际， 早已灌满鼎沸的秋声。
仿佛歌吟， 来自绿色胸府，
仿佛面前， 我追寻的女子
用抬高的分贝， 引我倾听辨认。
你的魅， 你的舞姿，
让过往的秋风阵阵晕眩。

让我痴迷的凝望啊，
沦陷于一片惊艳与奏鸣。

种子的等待
康书秀

种子的力量之大， 我是从夏衍先生的散文里知道的。 而
近期， 我又观察到了种子的另一神奇功能———等待。

暮春时节， 不谙种菜的我， 在花坛里洒了一些小白菜籽，
试图收获白菜。 可邻居说， 现在是种豆季节， 该种四季豆了。

我于是移栽了豆秧。 很快， 豆秧攀藤爬架葱茏起来。 几
棵刚露脸的白菜苗， 还没等站稳， 就被豆秧遮挡得透不过气
来。 没几天， 便萎靡不振， 耷拉下了脑袋。 而这时， 绝大部
分白菜籽还没发芽。 我猜想， 恐怕它们此生再没有发芽的机
会了吧？ 想到此， 不免有些内疚。

秋天， 四季豆罢了园。 收好那些搭起的豆秧架， 想等几
天翻土种上菜苔。 然而， 就在这几天的等待中， 之前撒下的
白菜籽又全部发了芽。

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喜， 接着是惊讶。 原来， 这些白菜籽
并没有颓废， 它们一直在等待， 等待着发芽的机会。 这是我
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地见到种子神奇的忍耐力。 联想到自然
界的物种， 为了更好地生存， 天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等
待。 如昆虫冬眠、 植物落叶， 都是在等待下一个春天。 而蝉，
在地下一等就是好几年。

在人类， 凡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也都经历了等待的过程。
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 韩信屈做胯下之夫， 都是等待的最好
例证。 正如孟子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即使是普通人的一生， 也都无法避免等待。 或者说， 生
活处处有等待。 农民春种等待秋收； 工人每天上班， 等待按
月领薪； 儿童六岁入学， 等到成年就业； 老人朝看日出， 暮
看霞落， 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等待， 是整个自然界生命存
在和繁衍的基本状态。 等待不是被动等死， 而是一种隐忍，
是蓄积能量， 酝酿厚积薄发的过程。

听说有个性急的年轻人， 与恋人相约在一棵树下等待。
看见年轻人等得不耐烦， 有个小矮人拿着一颗钮扣走过来说：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只要转动钮扣， 就可以不用等待。” 年
轻人接过钮扣， 迫不及待地将它向左转动。 果然， 他等的人
就来到了眼前。 年轻人继而想， 要是现在能结婚该多好。 于
是， 他又转动钮扣， 就看见了洞房里的新娘。 他更为迫切地
想， 我还想要房子、 孩子……于是， 他一次次地转动钮扣。
很快， 一切都有了， 但他的生命也飞快地到了终点。 躺在床
上的他， 再也不敢转动钮扣。 他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 蓦然
发现： 不经等待得来的享受， 简直就是奔向人生终点的祸患。
只有等待， 才能品尝到生活的乐趣， 尽管有时漫长而艰辛。

他很后悔， 想把钮扣扔掉， 重新回到年轻时。 就在这时，
他的身体猛地颤抖着从梦中惊醒。 还好， 他仍旧坐在大树下。
于是， 年轻人抬头仰望天空， 无比欣喜， 安静地坐在树下，
等待着恋人的到来。

□□散散 文文
谁偷走了秋天

章铜胜

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天气 ， 可是 ， 谁又
不喜欢四季分明的天气呢 ？ 四季分明 ， 不
是因循守旧 ， 按部就班的一成不变 ， 而是
有着时光漫漫 、 缤纷绵延的种种美好在其
中 。 当你留心分明的四季时 ， 你会发现 ，
每一个四季的轮回 ， 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
样的感受 。 可是有些时候 ， 季节的变换 ，
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 有时 ， 我们
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某些被缩短和忽略的季
节 ， 就像今年的秋天 。 它实在是太短了 ，
总让人疑心它被谁偷走了一样 ， 我们像是
从夏天直接过渡到了冬天。

往年的秋天 ， 是我所喜欢的 。 与其说
喜欢这个季节 ， 倒不如说我更喜欢秋天连
接夏天 、 迎接冬天的过程 。 哪个季节 ， 不
是四季轮回中的一种存在 ， 一个过程呢 ？
喜欢秋天由浅入深一点点渐变的过程 ， 它
悠然而又笃定 ， 不惧绚烂之极的辉煌 ， 又
能坦然接受归于宁静之后的淡泊 。 这样的
一个过程 ， 总会留下一些东西 ， 总会带给
我们一些美好的感受 ， 或者说是告诉我们
一些简单而又朴素的道理。

记忆中 ， 早在立秋之前 ， 我们就在盼

望着秋天了 ， 这种盼望还是初始的 ， 停留
在某些感官的层次上 。 收完早稻 ， 栽完晚
稻秧苗 ， 就快要立秋了 。 立秋前后 ， 乡村
里 ， 有一段时间是不太忙碌的 。 我喜欢乡
村稍稍闲一点的样子 ， 闲是多么的难得 ，
至少乡亲们不用太过劳累了 ， 这也是季节
不经意间的恩赐吧 。 到了立秋时节 ， 爷爷
总会说 ， 立了秋 ， 天气开始分早晚了 。 正
如爷爷所说 ， 立秋后 ， 再热的天气 ， 早晚
也要凉一些了 ， 炎热已经不再像夏天时那
么可怕。 秋天， 是我们所盼望的季节。

秋天里 ， 我总觉得银杏树是一个华美
的存在 ， 不看看银杏一树金黄的叶子 ， 这
个秋天的色彩便要黯淡许多 。 银杏树有点
迟钝 ， 它的叶子一直是翠绿的 ， 好像对刚
刚到来的秋天一点也不在意 。 当我看见窗
外夕阳里的银杏叶开始泛黄时 ， 已经到了

寒露 ， 那只是微微的黄 ， 更像是秋香色 。
我从湖边经过时 ， 看到落了一地的淡黄的
银杏果 ， 叶未落 ， 果子却掉了下来 ， 不知
道树上的银杏叶还要坚守些什么 ？ 它在陪
伴着秋天， 还是在等待冬天？

在秋天， 菊花好像是很自然地就开了。
黄菊花依然是它们的主角 ， 我喜欢墨绿色
的菊叶 ， 配上金黄的菊花 ， 它们小小的花
朵 ， 如繁星 。 那是生长在篱笆旁 ， 院落
边 ， 山墙角落的野菊花 。 而红色 、 粉色 、
绛色 、 紫色 、 白色的菊花 ， 像是缤纷秋天
的陪衬 ， 为野菊花作陪衬 ， 也为秋天作陪
衬。

山茱萸的果子熟时 ， 已经是深秋 。 那
样鲜红的果子 ， 一串串地挂在枝头 ， 醒
目 、 耀眼 。 因为王维的一首诗 ， 看着那样
鲜红的果子 ， 心中总会有种莫名复杂的情

绪。
秋天里 ， 我们应该起几次早 ， 一个人

在晨风里 ， 到田野间的田埂上去走走 ， 看
看田埂边挂在草叶上 、 稻叶边缘的露珠 ，
看着它们怎样从清亮晶莹 ， 变成粒粒珍珠
白的 ， 用指尖轻触那些露珠 ， 感受一颗露
珠在深秋的寒凉 。 那是一颗露珠的温度 ，
一个季节的温度。

秋天 ， 应该有一些薄雾如纱的清晨 ，
让阳光掀开清晨的薄纱 ， 如掀起新娘的纱
巾 。 秋天 ， 还应该下几场浅霜 ， 我们在浅
霜里向秋天挥手作别 ， 浅浅的霜 ， 也是浅
浅的别意离情， 寄托着一些留恋的情意。

今年 ， 或许天气变化得太快 ， 好像我
们还没有遭遇秋天 ， 就不得不和秋天告别
了 。 这样匆忙 ， 总让人感觉有些遗憾 ， 仿
佛日子也过得太过仓促了 ， 总有些意犹未
尽的意思 ，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地去品
味。

可是 ， 谁偷走了我们的秋天呢 ？ 似乎
有一个被迫延长的夏季和一个提前到来的
冬天 ， 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约定 ， 密谋偷走
了这个秋天。

重要事情
谷永建

乘火车、转汽车，很久没回家的大伟，这次终
于有了点空闲，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

在出站口，工作人员查看了他的健康码、行程
码，最后又对他做了落地核酸检测 ，忙完了这一
切，时间不长，开车前来接他的父亲也赶到了。 看
到大伟，父亲高兴地眯着眼睛 ，前后左右围着儿
子转了一圈，“嗯，好小子，越来越结实了。 ”然后，
一指汽车说 :“上车 ， 先带你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情。 ”

“我刚回来，能有啥重要的事情？ ”大伟心里
虽然打着问号， 但很快就被车站周围林立的高楼
大厦，造型迥异的广场花园深深吸引住了，他留恋
地对父亲说:“家乡的变化太大了， 咱们在这里散
散步，照几张相吧。 ”

“不行，不行，这儿人多，你远道而来，不能停
留。 ”父亲说着，把大伟推上了车。

父亲一边开着车， 一边和大伟说起了当前的
疫情形势， 不住地感叹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物力，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让老百姓过上
安稳太平的日子，不容易啊！

大伟坐在副驾驶座上， 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
景，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父亲的话语。 汽车
拐个弯，眼前出现了一家饭店，大伟依稀记得这家
饭店有两道特色菜，都是他和父亲最喜欢吃的。 大
伟看看手表，扭头对父亲说 :“爸，马上到饭点了，
咱们下车去吃个饭吧。 ”

“再坚持一会，饭店里人员多，你远道而来，不

能去这种地方。 ”父亲似乎早有准备，随手递给了
大伟一袋面包。

大伟心里哭笑不得， 心说父亲怎么像看管犯
人一样，把自己管得这么严严实实，他到底打得什
么主意啊？ 正当大伟百思不得其解时，就见父亲一
打方向盘，车子拐进了一所医院，缓缓停了下来。

大伟心头猛地一沉， 准是家里有人生病住院
了，父亲带他来探望病人，他正要问个究竟，父亲
一碰大伟:“别胡乱猜疑了，带你来这里，没别的意
思，就是想让你做个核酸检测。 ”

大伟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父亲并不知道他在
出站口已经做过了核酸检测， 而父亲口口声声说
的重要事情，就是来医院做核酸检测啊。 大伟刚要
和父亲说明白，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竟有意和
父亲开起了玩笑， 一拍胸脯说：“你看我的身体这
么棒，啥症状都没有，做的哪门子核酸检测？ ”

“不行，你千里回乡，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必须
要做一个核酸检测，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

大伟忍住笑，“爸，你真是上了年纪，胆子变得
越来越小了。 ”

“孩子，你糊涂！ 让你做核酸检测 ，不光是考
虑你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更主要的是为了一方太
平， 不能因为你个人的疏忽，让国家遭受巨大损
失。”

父亲的话重重地敲击着大伟的心扉， 他仰头
凝视着丽日蓝天， 朵朵白云， 家国之情久久地激
荡在心间。

金陵深秋 于 伟 摄

不要去爬结满柿子的树
姜海霞

小时在农村， 常见到驴拉磨。 聪明
的农人会在驴子的头前方系上一把青
草， 那青草的位置， 恰好是驴子想吃，
而又够不着的位置。 所以， 想吃青草的
驴子才会不停地向前走， 它希望距离青
草近一些， 再近一些， 殊不知， 是中了
农人的 “圈套”。 奶奶告诉我， 孩子，
看见了吗， 眼前老是想着青草的驴子，
就注定要替人拉一辈子磨！

上了小学， 刚刚学会写字那会儿，
总喜欢拿一把尺子， 垫在笔的下方， 以
为这样写出来的字才会在一条线上。 后
来， 老师狠狠批评了我， 说我这是在偷
懒， 暂时看起来很省事， 后来是要吃大
亏的。 难道没有尺子就写不成字吗？ 老
师让我看看那些用尺子规范出来的字，
一个个字的脚都是平的， 没有一点棱
角， 像个站不稳的跛子。 老师告诉我，
看起来很有用的尺子， 却很可能成为斩
杀个性的刀斧手。

上了高中， 我早恋了， 每天忙着和
自己心仪的男孩约会， 花前月下， 哪有
时间想学习。 后来， 我的成绩一落千
丈， 我的名字被贴在了学校的后进栏
里， 那个鲜艳而突兀的名字不光羞愧了
我， 而且也羞煞了和我恋爱的那个男
孩。 他终于离我而去。

我躺在宿舍里， 偷偷地哭泣， 一位
室友告诉我， 有些事情不该我们这个年

龄段做， 而你偏做， 并一意孤行， 你就
会被眼前的甜蜜绊倒， 然后跌在通往明
天的深渊里， 重新上路吧， 兄弟！

参加工作以后， 成了一名财务人
员。 前来给我们作廉政报告的一位老领
导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 鱼
客在钓鱼之前， 都会撒一把饵。 狡猾的
鱼客都知道， 头一把饵， 甚至是第二把
饵， 他们是不下钩的。 鱼吃得畅快了，
自然会呼朋引伴， 邀来更多的鱼群， 这
时候再下钩， 肯定会钓满一箩筐大鱼！

老领导最后警示我们， 千万不要做
哪些没头脑的鱼， 要时刻谨记： 常有好
处的地方一定不是什么好地方， 一定要
少去， 最好不去！ 是啊， 有时候， 好处
的背后通常藏着的是坏处的鬼魅， 我们
在举步之前， 首先要在心灵的脚尖张开
一双眼睛。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爷爷常说的一
句话： 不要去爬结满柿子的树。 当时我
小， 尚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我总算明白
了爷爷的意思， 结满柿子的树， 因为诱
惑太大， 去爬树的人必定很多， 那么树
干必定受到重压， 且势必很滑， 一不小
心， 就容易摔下来， 柿子吃不成， 反而
会摔成重伤。

是啊，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会
约束自己， 约束欲望， 不要往人多的
地方去， 不要去爬结满柿子的树。

骆驼冲沙 孟令军 摄


